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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见胡适  

——2019 年“胡适奖学金”获奖感言 

尊敬的黄进兴副院长、巫仁恕副所长、潘光哲主任、李馆员、各位先进，大家上午好！ 

感谢“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适纪念馆和华中师范大学，授予我 2019 年“胡适

奖学金”！感谢两岸评委会老师对我的鼓励！感谢导师何卓恩教授的精心指导！感谢之余，

也颇感惭愧。毕竟，拙作并非直接以胡适先生为选题，而且甚至以先生的论敌们为研究对象。

正像潘主任在武汉时所介绍，“胡适奖学金”颁给批评胡适的论文，体现了胡适纪念馆的广

阔胸怀。 

以下感言如果有一个题目的话，就叫“遇见胡适”吧。 

七十年代初，我出生在华北农村，不可能知道胡适先生。小学课本中的“宝岛台湾”，

对我来说也只是一个未曾企及的遥远的梦。八十年代中期我读初中，一曲清新脱俗的《兰花

草》飘满校园，也香满校园。可我并不知道它的词作者是胡适先生。2014 年，学位论文选题

的时候，“胡适奖学金”尚未设立。2015 年，海峡两岸两个重要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机构合力

搭建了这个平台，这对推动胡适研究和两岸学术交流意义重大。今天，在胡适先生 128 周年

诞辰的日子，我有幸在先生最后工作和生活的地方，接受以先生名字命名的奖学金。此刻，

我不禁想到当年很流行的那句话“我的朋友胡适之”。蓦然回首，往事历历，感慨系之。“遇

见胡适”好像恰恰诠释了历史发展的极大偶然性。 

然而，仔细一想又不尽然。毕竟有一种力量让我的生命一步步走近胡适先生。在博士论

文中通过流亡港台传统派知识分子而“遇见胡适”，也可以说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请容我简

要介绍一个农村小孩儿的“阅读史”。我小时候，华北农村较容易得到的书就是一些古典文

学、历史演义。四年级时我从县城买到一本《绣像三国演义》，这本书对我影响很大，我隐

约觉得这是一部写英雄的书，其中我最佩服的是关羽。中学时期，大量租阅武侠小说。至此，

我的脑海染上了“忠孝仁义”传统文化的底色。 

八十年代的最后三年我读高中。适逢两岸关系的改善。中国近代史课本中开始对国民党

抗战给予积极评价，特别是“新文化运动”一节内容中赫然出现了“胡适”和“文学改良刍

议”的信息，我第一次认真地记住了胡适先生的名字。还有，当时流行《丑陋的中国人》，

“酱缸文化”令我感到既新奇又震惊。我的大学遭遇“文化热”的余波，时在图书馆借到一

本《传统意识的现代命运》，它的“问题意识”成为我的“心结”。参加工作后读了李泽厚先

生的《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五四’是一个群星明灿的时期，许多人在历史上留下了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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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在当时而且在以后还有持久影响的也不少。其中，胡适、陈独秀、鲁迅，无疑是屈指先

数的前三名。”文章赫然把胡适先生排在“群星之首”。我向胡适先生又走近了一步。 

博士论文选题时，基于“传统文化的现代命运”这一问题意识，在何老师的指引下我选

择了《民主评论》作为研究课题。现在看来，这实际上注定了我和胡适先生的相遇。因为，

在近代中西文化相遇的壮阔图景中，五四以来启蒙与传统的论争已成为思想史上的一条“存

在巨链”，而胡适又恰是启蒙一端的灵魂人物，研究“传统文化的现代命运”必将遇到胡适，

正如中西文化之必然相遇。1949 年的“大变局”并未割断此一“存在巨链”。“天翻地覆”

中，少数知识分子漂泊香江浪迹台岛。相聚在狭窄的空间里，传统派和自由派既“命运与共”

又“冤家路窄”。在时空转换的背景下，在道学政的纠葛中，一方寻求儒家传统的“灵根再

植”，另一方则秉承五四启蒙精神继续反传统。“非常时代”之思潮撞击掀起洪涛巨浪，激荡

出传统派之“文化中国意识”。在研究的起点，我对传统满怀“温情”与“敬意”，至论文的

终点，我对启蒙满怀着理解和崇仰，我对“从来没有变过节”的自由斗士胡适先生满怀钦慕。

呜呼！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剧变之际，“徐复观们”和“胡适们”对国家命运的省思感召

着我，他们的艰苦求索、使命担当诫我以“任重道远”，他们的生命经验、人格风范已融入

我之血脉，建构了我之生命，导我以“为己之学”。 

感谢我的生命遇见胡适先生！ 

中研院讲坛崇伟，志勇学识浅陋，能不诚惶诚恐！此引胡适先生《中国科学社社歌》词

句以结束演讲：“不怕他真理无穷，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不敢言共勉，谨以自勉。 

谢谢！ 

                                           王志勇 

                                        台北 胡适纪念馆 

                                        2019 年 12 月 17 日 

 

 


